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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2008年度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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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9月，由于上海松江新城规划拟建公路经过广富林遗址北部的建设控制地带，上海博物馆考古

研究部主持对该路段进行了考古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和上

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参加工作。勘探总面积24000平方米，根据勘探结果，发掘区域选定在遗

址西北部。开挖面积8000余平方米，其中约1000平方米因发现竹木遗存，仅小范围发掘，大部分被埋藏保

存，拟建公路将改道。本次发掘获得了大量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周代和宋元时期遗存，首次发现了广富

林文化房址、墓葬和水稻田等遗迹，在发掘区东北部湖边地带还发现了大范围竹、木建筑遗存。周代遗存也

十分丰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本次发掘区的北部和东部是湖泊，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村落临湖西南而建，靠近发掘区的湖岸已被找到，

岸线曲折兜转，为西北—东南走向，延伸至东部后，又转而向南。湖岸呈缓坡状，由陆地向湖心逐渐变深。

岸边经过铺整，在自然淤积的青灰色黏土上铺垫了细碎的红烧土颗粒。 

   

    邻湖而居的广富林文化先民十分重视对湖泊的开发和利用，在东北部湖边地带发现了大范围竹、木建筑

遗存，以目前清理和勘探范围推算，其面积约1000平方米。这些竹、木建筑遗存主要有三种形式：西部为较

粗的木桩，直径为8厘米~30厘米，成东北—西南向分为两排，两排相距约45厘米。已清理出的8根木桩，每根

木桩间距在20厘米~50厘米，其中一根木桩边缘被加工成平面；中部为穿插排列的竹、木桩。从清理完毕的区

域可以看出，竹桩为东北—西南向成排分布，木桩夹在成排竹桩之间，与竹桩垂直分布，呈西北—东南向排

列。竹桩很细，直径在2厘米~4厘米，底部削尖，直接插到湖泊淤泥中，已清理出10多排，每排长度超过8

米，间距在40厘米~80厘米之间。每排内竹桩密集，有的单个排列，有的若干个积聚成簇，最近距离只有4厘

米。木桩则较粗，直径大多在8厘米~10厘米，最粗一根直径为26厘米；东部为排列整齐的竹桩，东北—西南

向，已清理出3排，每排间距80厘米左右。中间一排最长，已清理出的长度有3.6米，该排内竹桩分布密集，

若干根竹桩聚集一起，南部边缘竹桩排列较稀疏。其余两排竹桩仅清理出一小部分，竹桩分布比较稀疏，间

距在30厘米以上。在这些竹、木建筑遗存范围内没有发现带榫卯结构的竹、木构件，从其多样的结构形式分

析，它们可能具有多种功能，如西部排列整齐的粗木桩可能是干栏式建筑，东部竹桩排列成行，可能与捕捞

活动相关，而中部竹、木建筑遗存可能是小码头。在湖边淤积层中，还发现了大量广富林文化陶器残片和兽

骨、菱角、碳化稻米等动、植物遗存，充分说明湖边地带也是广富林先民经常活动的区域。 

   

    广富林文化的房址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东部和东北部靠近湖岸区域，有地面式建筑和干栏式建筑两种类

型，其中地面式建筑在建筑方式和平面形态上又有不同样式。F2位于发掘区东北部，为平地起建的单间建

筑，平面呈长方形，从残存墙体底部分析，该房址东西长1.7米、南北宽2.1米，面积约3.6平方米。门道位于

东墙中部，门向朝东，宽0.85米。墙体为用泥搅拌稻草、稻壳并夹筑木骨或竹骨的木（竹）骨泥墙，内壁面

平整、光滑，外壁较粗糙。根据东墙整体坍塌现状复原其高度在95厘米以上。居住面经烧烤，较硬，室内未

发现明显的烧火痕迹。F3位于发掘区东部，规模最大，为挖基槽起建的三间建筑，每个房间之间有基槽相

隔，并不相通。整个建筑的墙体及上部均已不存在，仅残留基槽部分。基槽宽50厘米，深20厘米~40厘米不

等，基槽内发现了密集的柱坑，柱坑为不规则圆形，直径20厘米~50厘米之间，柱坑内的木桩已经腐朽。基槽

的建造方法是，先挖掘方形槽坑，然后在槽坑内挖掘柱坑，再栽上木桩以起到加固墙体的作用，最后用掺有

红烧土块的花土将基槽和柱坑填实。房屋平面为“刀”形，三个房间南墙相连，而东间北墙向南缩进80厘

米。从残存基槽推算，房址总长17.9米，西、中两间宽3.6米，东间宽2.3米。单个房间面积较大，最大的西

间面积在12.3平方米。各间南墙均有一个门道，朝向西南，在西间北墙的东部也开了一处门道，直通屋外的

厨房。厨房布局比较清楚，西间北墙外放置了鼎、罐、瓮等炊器和盛储器，这些陶器应是厨房用品，被整体

压塌，紧贴墙体成排排列。中间北墙外发现了烧烤硬面和烧灰痕迹，在烧烤面上还摆放一个可能用来放置炊

器的石块，此处可能是灶。从烧烤面两侧发现的两个柱洞分析，灶间上还搭了棚子。F1位于发掘区东南部，

为平地起建的近椭圆形单间建筑，南北长2.4米，东西宽2.3米，墙体及上部结构已不存在，在居住面上放置

压塌的陶瓮和钵形釜。该房址面积较小，在居住面上也没有发现烧火痕迹，可能是一间储藏室。此外，还发

现了两处干栏式建筑，一处位于发掘区西部，共发现28个成排的柱洞，坑口多为圆形，少量形状不规则，深

13厘米~20厘米左右，个别柱洞底部垫有石块。另一处位于发掘区中部偏东，呈西南-东北向分为两排，柱坑

直径15厘米~30厘米，深约40厘米。 

 

    广富林文化的墓葬一共发现9座，其中6座分布在发掘区西北部邻近湖岸地区，此处应是一处广富林文化

墓地，其余3座散布在发掘区东部。通过这些墓葬，我们对广富林文化的埋葬习俗有了一定了解。除M40外，

广富林文化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度在2米~2.4米、宽0.6米左右；墓坑，深15厘米~32厘米；大多没

有随葬品，仅2座墓葬有随葬品，M35随葬器物最多，共8件，集中在墓主右侧下肢骨处，器形有陶鼎、罐、

杯、豆、纺轮和石刀，M36随葬2件陶器；葬式为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不一，有东北、西南和东南等不同方

向。M40比较特殊，为椭圆形土坑竖穴墓，屈肢葬，身体扭曲，上肢向上抬起，下肢也弯曲，墓主的死亡原因

可能比较特别。 

   

    广富林文化的水稻田确认一处，位于发掘区东南部，为形状近似椭圆形的大浅坑，西部被一条沟破坏，

东西残长6.1米，南北宽3米，最深处12厘米。稻田边线弯曲，东部较窄，西部较宽，坑底不甚平整。填土为

黑灰色沙性黏土，含少量陶片、稻米和稻壳，填土中有许多细小植物孔洞，有的孔洞中还发现植物根、茎。

土样经检测，其水稻植硅体含量已达到水稻田标准。 

   

    通过以上发现，我们加深了对该遗址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古地貌环境、村落和经济形态的认识。聚落的北

面和东面是湖泊，广富林聚落先民缘湖而居，房址主要集中在发掘区东部和东北部的湖边地带。水稻田也主

要集中在发掘区东南部的湖边地区，这样的聚落布局，有利于生活和生产的取水、用水。广富林文化房屋既

有地面式建筑又有干栏式建筑，规模最大的F3位于发掘区东部，而其他房址主要集中在东北部湖边，房屋分

布分散，聚落内部没有明显的集权现象。这在墓地布局结构中也能体现，墓葬头向不一，墓葬间距较大，有4



米~5米之远，反映墓地安排的随意性。无统一葬俗，折射其社会凝聚力不强的特点。经济形态方面，水稻田

的确认说明稻米是广富林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水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先民另一重要食物来源，大范围

竹、木建筑遗存就是其充分利用湖泊获得水生资源的例证。 

   

    本次发掘还发现了一批重要周代文化遗存，发现了一些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灰坑，这类灰坑大多出土1～2

件或数量更多的黑陶器。其中，H575，坑口为圆形,坑底出土黑陶罐、青瓷碗、钵，青铜削、陀螺形木器、残

漆器等各种遗物14件以上，还出土鹿角、蚌壳等。H563，坑口为圆形，直径近2米，在坑底放置有黑陶小罐2

件。有些灰坑还发现祭祀用的卜甲，在H493出土的十余片龟甲中，有的就有凿痕。另外，在发掘区东部靠近

湖岸地带还发现两排长方形灰坑，北面4个，南面5个，这些灰坑方向大致相同，为东北—西南向，长度80厘

米~130厘米，宽40厘米左右，坑内堆积为含有大量草木的黑灰土，其他包含物极少。两排灰坑对应分布，其

位置经过特意安排，功能应与祭祀活动有关。 

   

    周代重要遗存还有：水井J38，井圈为中间掏空的圆木，分上下两层，上层直径大，用突榫与下部井圈固

定，木井圈外部还垒砌石块加固，水井做工考究，木质井圈还起到保护水质的作用。东周时期一件青铜鼎残

件，折沿、腹部饰鱼鳞纹，器身布满烟炱，是一件实用器物，这是上海地区考古发掘出土时间最早的青铜

器。H542的木桨，用一根整木削凿而成，长1.5米。 

   

    以往已经了解广富林遗址的周代遗存分布范围很大，出土器物种类多样，十分丰富，是一处相当繁荣的

聚落。此次发现的祭祀坑和青铜器充分显示广富林遗址在周代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 

   

    除了广富林文化和周代时期遗存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良渚文化和宋元时期遗存。良渚文化的G65是一条

小河，最宽处约13米，从西向东贯穿整个发掘区，河底东高西低，深1.4米~1.8米。河内堆积分为4层，包含

许多良渚文化中、晚期遗物。G65淤塞后被良渚晚期陶片堆覆盖，陶片堆内陶片分布密集，有T字形鼎足、豆

盘、鬶口沿、杯、罐口沿等器形，并有较多石块、兽骨等。宋、元时期遗存主要发现一些近方形、长方形的

大型灰坑，如H524坑口近方形，长近9.55米、宽约8米、现存深度约1米。这些灰坑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青

白瓷、白瓷和黑釉瓷器残片，器型有碗、执壶、盏等。从生活废弃物较少情况分析，这些灰坑可能与生产活

动有关。 

   

    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为广富林文化遗存，所发现的房址、墓葬、水稻田、湖边竹木遗存等，极大地丰

富了广富林文化内涵，对广富林遗址的地理环境、村落布局和经济形态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该遗址不仅

是广富林文化被确认的第一处遗址，而且是迄今所见广富林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周代遗存的发现，使我

们重新认识广富林遗址在周代的社会发展水平，这对上海地区城镇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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